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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
子。饺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地
位，是其它饮食不能撼动的。尤其
是在北方，且不说逢年过节要吃饺
子，娶亲的队伍出发前的大清早要
吃饺子，就连长辈训斥毛头小子也
说：“你才吃了几碗饺子呀？”

人老精，鬼老灵。也不知历
经几世几劫，修炼至今的饺子也
有了灵气，身上罩着一圈圈若隐
若现的光环。在老家，有一类饺
子，不能明说，那就是男孩第一次

带女朋友进家门，要吃饺子。
老人称呼这叫“捏嘴”，意思
是未来的媳妇进门后要少说
话。这个称呼很形象，你想

想看，包饺子的时候，两手的拇
指食指用力把饺子皮合上的动作，
是不是像捏嘴呢？能大张旗鼓说
到明面上的，那还是“福”饺子。每
年腊月三十晚上，千家万户，谁家
不包几个“福”饺子呢？

大年三十下午，贴了春联挂
了红灯笼之后，父亲和我去上坟，
母亲和妻子做饭。等我们给老坟
添土压纸回来，母亲她们已经把
晚饭做好了。这时候，整个世界
仿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路上几
乎看不到行人，偶尔有一两个也

是行色匆匆。吃了晚饭，我和父
亲做几样菜喝酒，母亲和妻子则
在一旁切馅儿和面包饺子。酒
味，菜味，馅味，面味，混合着电视
机里传出来的春晚，形成一团温
润的中国独有的年味儿，氤氲在
点点星空下这间小小的农舍里。
妻子擀皮，母亲包。擀面杖在面
板上“咯噔咯噔”一下下快活地滚
动，小小的面团变成一片圆圆的饺
子皮。饺子皮在母亲手里像一只
跳跃的白色小鸡仔，填了馅，变成
一个个饺子。它们一排排腆胸叠
肚地排列在盖垫上，颇有些雄赳赳
气昂昂的阵势。最后，母亲把早
准备好的一枚硬币拿过来，说：“咱
今年包几个‘福’饺子呢？包三个
吧，一个钱的，两个豆腐的。”不多
时，三个“福”饺子，就站在队尾了，
和大部队一起等着新年的钟声敲
响。从我记事起，每年母亲都要包

“福”饺子，她说谁吃到“福”饺子，
新的一年谁就有福气，这一年什么
事都会顺顺当当的。好像每年我
都会吃到“福”饺子。

大年初一清晨，在鞭炮的轰
鸣声里，新年庄严地来到。我起
床的时候，母亲已经把热腾腾的
饺子端到桌上了。母亲一边串饺

子，一边招呼我把赖床的儿子叫
起来。母亲串饺子的时候，很认
真，很虔诚，仿佛在进行一场隆重
的典礼。她左手端住瓷碗，右手
拿着竹筷，竹筷贴着碗内侧轻轻
地探下去，探下去，然后再轻轻地
搅动一下，动作那样轻，好像碗里
有不可触碰的亿万珍宝一般。随
着母亲的搅动，一团团热气在碗口
升腾起来，在这间农家小屋里弥散
开一层淡淡的雾气，和窗户玻璃上
剔透精致的窗花相映成趣，而窗
外，是千家万户鞭炮炸响的声音。
偶尔，母亲会用筷子小心地夹起一
个饺子，轻轻摆放在瓷碗里，然后
还用筷子按压一下，就像在春天
的土地里，埋下一粒种子。

我喊了半天，儿子就是不动弹。
母亲说：“算了算了，不起不

起吧。给他端过去一碗，让他在
被窝里吃。”

我说：“那怎么行呢？”
母亲说：“大过年的，别吵吵，

惹得他哭哭咧咧干啥呢？”
吃着吃着，儿子忽然把一个

已经吃进嘴的饺子吐出来，说：
“这是什么呀？”

母亲走过去，看了看，说：“这
是‘福’饺子，你有福啊。”

儿子皱皱眉，说：“我不吃这个。”
母亲笑着说：“傻小子，‘福’

饺子，这一年不生病不长灾，硬硬
朗朗的，快吃了吧。”

过了一会儿，父亲笑着说：
“我的碗里也有一个呢。”

母亲回来坐下，忽然，她“咦”
的一声，慢慢把吃进嘴里的半个
饺子放到碗里。那是半个“福”饺
子。她看着我，一脸疑惑，说：“怎
么在我的碗里呢？”

我说：“您有福啊。”
母亲思量了一下，笑着说：“都

有福，都有福，咱一家人都有福。”
看着两鬓斑白的母亲，我突

然很酸涩……
其实，昨晚包饺子的时候，我

就看到了，母亲像过去一样，在每
个“福”饺子上都做了细微的记号，
刚才在串饺子的时候，分别把“福”
饺子放在我们的碗里。趁母亲哄
孙子的时候，我又把“福”饺子悄悄
夹回了她的碗里。一个小小的

“福”饺子里，寄托了母亲对儿女
们的多少祝福啊……

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半
个“福”饺子放进嘴里，幸福的笑
容在老人家的脸上散开，如那漫
天飞舞的烟花一般绚烂。

◎赵兴国

““福福””饺子饺子
春节前，我们一家三口都放了假。我

提前报了名参加邹平图书馆的志愿者活
动，腊月二十四至腊月二十九都可以浸润
在书香中；我家老王刚刚送走了高二的学
生，选择先闷头睡一个懒觉来消除疲乏；
小王同学此刻跟随美术班的伙伴们在温
润的西塘写生。仿佛，年假只是一个让我
们慢下来休闲的日子，这一切与我儿时过
年的记忆截然不同。

小时候年味浓浓。刚进腊月，我就开
始盼过年。因为过年意味着终于可以拥
有一身新衣服，可以跟着哥哥放鞭炮，可
以从一把压岁钱中保留几张，还可以吃到
很多平时不能随便吃到的美味。

这些美味的来源，大多数是自己家
里养的大公鸡，养了一年长肥了的胖猪
仔，娘和姥姥做的一大簸箕炸货……

我们是一大家子人，年前爷爷一般要
杀好几只大公鸡。它们有着鲜红的鸡冠、
五彩的尾羽，还有矫健的身体，平时散养在
后院里。每次逮它们都是一出好戏。爷爷
拿着长长的树枝，想把它们驱赶到鸡窝里
或者院子的一角，而这时它们的翅膀突然
学会了飞翔，上屋跳树，无所不能……等逮
到它们时，爷爷已经满头大汗。逮鸡的过
程中，“野小子”的我觉得很好玩，在一旁为
爷爷加油、呐喊，有时也会学着爷爷的样子
上阵赶鸡。但杀鸡的过程，我还是不敢直
视的……

那时村子里几家人合伙宰一头猪，按
需要分猪的前后腿、排骨等部位，谁家有流
哈喇子的小子，定要把猪尾巴抢了去。最
后他家小子到底吃没吃猪尾巴，来年还流
不流口水，我们都不曾关心……伴随着古
老的祭祀，过年将烹宰庆祝的习俗流传了
下来，最高兴的就是一群群孩子吧。

炸货是过年的必备。那时姥姥还健
在，她做的一手好炸货，炸菜这天，娘肯定把
姥姥早早请来。家里支了大油锅，锅里盛
的是用棉花籽榨的“卫生油”，灶堂里燃起红
红的木柴，伴随着面糊下锅声，里脊肉、带
鱼、鲤鱼，夹了肉的藕盒，各种丸子——红
烧丸子、豆腐萝卜丸子、绿豆丸子，陆续出
锅。这时我肯定已是一只馋猫，在特别积
极端炸货的过程中，哪一种都不放过……
所以，那天我是不和大家一起吃晚饭的。
除了待客的食材，这天娘还会给我和哥哥
炸上几块金黄的地瓜，把面加糖和好，切
成细细的、短短的条状，入锅炸成相对“小
果”，最后剩下的面糊，涂抹在切成片的馒
头上，做成如今常见的“馒头片”。这些都
是我和哥哥最美味的零食。

除了这些“自家产”的年货，其它的
年货则来自热闹的、盛大的、红火的年
集。我们村子在魏桥镇和章丘镇之间，那
时候我们经常去章丘的辛寨大集。那时
没有汽车、没有电动车，十多里的路全靠
自行车，爸爸在前面使劲蹬着，我坐在后
面欢快地唱着刚刚学会的歌。往往没到
辛寨我的脚就麻了，有时丢了一只鞋子也
不知道，只得下来使劲跺跺脚，向爸爸撒
娇喊几声疼，再趁机要一双新鞋子。爸爸
的主要任务是买青菜，毕竟吃了一冬的大
白菜或者黄豆煮的咸菜了，过年还是要给
客人上点儿鲜的。比如，绿油油的菠菜拌
白白的粉丝，翠绿的香菜拌豆腐皮，蒜薹
炒肉等。而我的目的不是这些菜，也不是
大红的春联、福字，甚至不是新衣服，就是
一个字——逛。那时感觉每逢年集，辛寨
的每条胡同都有卖东西的，我被爸爸牵着
手，走过大街小巷，满满的幸福。

至今记忆最深的，居然是有一年我突
然特别想吃“咸鱼”。那是一条特别大的
鲅鱼，干瘪的鱼肉看起来特别劲道，爸爸
狠心花了十几块钱给我买了鱼的一半身
子，还嘱咐我:“回家一定说花了三块钱。”
那半条咸鱼，我吃了整个正月，每次入口，
都觉得它是最好吃的。后来再也没有吃
到那么好吃的鱼肉，鲜鱼肉和咸鱼肉都没
有了那时的味道，味道中藏着我和爸爸共
同的秘密。

关于年的记忆，也不全是吃，还有正
月初一一大早的大拜年，拜完年后的荡秋
千，整个正月的走亲戚……那时生活节奏
很慢，人们有大把的时间用仪式来庆祝
年。

最后一抹晚霞融进了夜色里，人工湖
的彩灯亮了起来，邹平的街道也绚丽了起
来，我的回忆被拉回。年到了，我们回老
家，和父母一起过团圆年！

愿记忆永远温暖，愿现实总是幸福！

◎兰叶葳蕤

年货的味道年货的味道

“年”这一天，本来只是365
天中的一个普通日子，但在中国
传统文化里，人们却让它与众不
同。过春节，是一年中头等重要的
大事，以至于俗语都说，看某人高
兴得跟过年似的！可见“过年”在
老百姓心目中的分量。

春节临近，世上的华人就可
以分为两类：回家过年的和不回
家过年的。“家”，当然是指还有亲
人尤其是老人在的故乡。于是就
有了“春运”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
词。春运运什么？运回家的游
子，运回家的年货，更是运回家的
幸福和喜悦。

过年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在于各种心愿的达成，在于

稀缺感被满足，物质的稀缺，情感
的稀缺，精神文化的稀缺。

穷困的岁月，多少人孩童时
代的记忆里，都有个“馋”字在口
水里蠢蠢欲动，按捺不住。过年
可好了，各种禁令一概失效，走亲
访友，不就是变着花样地吃嘛
……猪肉、鸡肉、饺子，各种炒货、
炸货、炖货，更要命的是各色糖果、
零食……谁让平时大人都舍不得
买！谁说年是个凶兽，哪个孩子不
喜欢它？更何况除了解馋，男孩子
还可以放鞭炮，女孩子可以戴头
花，新衣新鞋爱死个人，满大街又
都是欢腾的敲锣打鼓声！大人们
也因为过年而在态度上缓和宽容
了许多，孩子们在心里压抑了一
年的“非分”梦想终于可以实现，

这过年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上帝留给老人们的糖果已经

不多了，春节与儿女团聚或许就
是最甜的一颗。

以前的贫穷不止在物质方
面，精神文化生活同样匮乏。这
也是春晚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
受国人追捧的原因。从第一届春
晚开始，从《乡恋》到《我的中国
心》，再到《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
的云》《思念》，以及《爱的奉献》……
一个曲目一火就是一整年甚至数年，
广播里的点歌台，电视里的流行音乐
节目，它们无疑都是最热播的。后来
又有了小品，凡是有趣味的都可以
被传播消费许久。因为我们长久
地处于文化作品稀缺、困乏的年
代，不夸张地说，人们因为爱春晚
而更爱春节。

可是今年的春节，鞭炮声是
多么的稀落啊！能坚持看完整台
春晚的人，不知还能有几个？我
隐隐萌生出对“年”的危机感：会
不会终将有一天，我们的年味儿
再也无迹可寻？

“道路虽然熙熙攘攘，却十分
落寞，因为没有人去爱它。”其实，
把泰戈尔的这句诗改成“春节虽
然熙熙攘攘，却十分落寞，因为没
有人去爱它”也同样可行。

我们是何时失去了这种幸福
的年味儿？

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的极
大丰富，国民富裕程度迅速提高，
稀缺感本身已经是一个“稀缺的

存在”了。各种各样吃的用的，还
有什么是非要攒到过年才舍得去
买的？于是迟子建也在《关于年
货的记忆》中抱怨：“我们的生活
变得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实际，可
也越来越没有滋味，越来越缺乏
品质。”

科技的进步是第二个因素。
手机的视频通话功能打败了思念
的苦，也扼杀了相思的甜。想想
早些时候，通讯不便，交通不便，
只能借助春节这个节日的力量，
战胜一切艰辛困苦，千里迢迢赶
回故乡，赶到亲人身边，那是多么
浓郁的幸福感！现如今，各种网
络平台遍地开花，年轻人不但要
欣赏文艺作品，还要表达交流，共
享感受，哪还能耐住性子去欣赏
一台春晚？

年轻人害怕过年还有一个原
因，2017年金承志创作并指挥的歌
曲《春节自救指南》道出了他们的心
声。这首歌被称作是“神奇药丸”，

“专治父母逼婚、亲戚围堵、隔壁老王
等春节顽疾”。看，是不是把“父母逼
婚”放在首位？

“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
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
负。”梁实秋在《拜年》中这样说：

“后来年纪渐长，长我一辈两辈的
人都合理地凋谢了，于是每逢过
年便不复为拜年一事所苦。”岂止
是拜年一件事务！对成年人而
言，春节的意义更多是帮助老人
和孩子达成他们的愿望，走完节

日的常规流程！中国的节日大多
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为别人而
过。而这种责任感，无疑成为折
损幸福感的源头。

为什么年岁越长，记忆里的
年味儿却越来越浓？

因为那些与我们天各一方的
东西，总会激起我们深切的眷恋。

“记忆就像一个编辑，带有明
显的偏见和倾向，它只按照自己的
喜好进行保留，对其它事情则不予
理会。经过这番剪辑，往事便会变
得如玫瑰般悦目，所有美好的时光
像被注入了魔力般清晰，不快的日
子却日渐模糊，直至消失。最后留
下来的，便只有一段光辉的日子，
盛满了我们的欢乐。”

果戈里和彼得·梅尔分别给
出了以上的解释。春节不就是这
样一个盛满记忆的列车吗？我们
屏蔽掉贫穷岁月中的苦难，车厢
里只剩欢乐和温馨。“人类之时间
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
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不可能幸
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
渴望。是的，幸福是对重复的渴
望。”米兰·昆德拉如是说。

我还是更愿意接受笛福的
忠告：“我觉得，我们对于所需要
的东西感到不满足，都是由于我
们对于已经得到的东西缺乏感激
之心。”

只有学会珍惜平凡的日子，
才配拥有非凡的体验。

惟愿我只是个忧天的杞人。

◎蔡银环

谁偷走了我们的年味儿谁偷走了我们的年味儿

俗话说：“一进腊月的门，就闻见大
年的味。”时间在离腊月还差几天时，农
闲了一个冬季的庄稼汉们，三三两两地
靠在向阳的墙根或温暖挡风的柴垛上，
闲聊着：“再过几天就进腊月咧！”言语中
有些许对时光匆匆的感慨，还透露着几
丝对靠近的新年的期待，也有几多对岁
月流逝的无奈。各人都充满自信地预见
年根的菜价与肉价，“很贵不了”或“很便
宜不了”。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
分析依据，抽着旱烟，面容平静，胸有成
竹地下着结论。也谈论一下，老李家那
在部队当军官有出息的大儿子和老吴家
那个在外做大经理的二小子，今年是不
是又换了一辆更亮更长的小轿车停在街
口。冬天的天可真短啊，暖阳下半天的
时光就在这闲适的拉谈中悄悄流过。该
吃晌午饭了，各人起身拍打着身上的柴
屑，谁和谁约定着晌午去镇上的酒厂看
看今年散酒的价格，闹不好，年底会提
价。自往自家走。年味儿在人们的言谈
中淡淡地飘出，也已在人们的心里酝酿
着发酵着……

进了腊月，人们就开始零零散散地
购置一些物什，开始根据一年的收成盘
算着该置办哪些年货，称几斤肉，买多少
蔬菜，蒸多少馍馍和包子，这些都是要根
据自家亲朋的多少购置。孩子们一定是
要买身新衣服的，还要买一些小鞭炮小
烟花，这些都是孩子们的憧憬与盼望。

记得儿时的乡村街道两旁，还没有
像现在这样修上漂亮高耸的路灯，为了
增添节日气氛，也为了让人们在过年期
间更好地在街口道上相聚玩耍，每到年
根，村里的电工会在大队长的陪同下，带
着工具在村庄的每个主要街口，选一家
临街的人家，在这户人家的房屋山墙装
上一块木板，安装一套简易的灯口、闸
盒、灯绳与灯泡。我家正在胡同口且靠
近街道，所以每年都会把灯具安在我家
的西山墙上，线路的电闸就在我家里。
因为这个优势，日落西山时，我家就会聚
来一群小伙伴，一起央求着大人给合
闸亮灯，因此我和哥哥的衣兜里不时
地被塞进几块水果糖或一把炒葵花
籽。每当安装灯具的这个时刻，孩子
们总是欢呼雀跃，每个孩子的兜里都
装着糖块与瓜子，围拢在周围，甜美又
亢奋，一会儿又在街口村道上玩闹疯
跑而去，是哪个小伙伴因大幅度地跑
跳亦或袄兜烂了一个破洞，瓜子撒在
地面一长溜，只听见一阵欢叫，一群小
伙伴便会或蹲或跪或趴地伏在地面，
抢拾着瓜子，也不顾地上的柴草与尘
土，捧抓着装入衣兜……等电工把灯
具安好后，孩子们便期待着暮色降临，
通常墙壁上垂下的灯绳孩子们是够不到
的，这是为了节省电量，也为了防止孩子
们拉拽玩闹。宁静的村庄明亮了！灯光
增添了节日里的欢愉，三五成群的孩子
们都聚拢欢跑在街口村道的灯光里，有
的孩子已经打起了灯笼，那边谁放了一
个小鞭炮，这边点燃的小烟花已鸣叫旋
转着喷射出绚丽的火花，浓郁的年味溢
满整个村庄……

长大后，有首童谣听起来特别亲
切。“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
猪。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
三。二十三，糖瓜；二十四，扫房子；二十
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宰
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闹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扫房子时，母亲指使着孩子们把屋
里的桌子橱子等家具搬抬到院子里，把
床上的被褥用塑料布蒙盖好，然后拿一
根细长的竹竿，找一些破旧碎长的布条，
缠在竹竿的顶头，再用细绳捆绑好。做
好了这个扫房用的工具后，母亲头上包
上头巾，举着竹竿开始把房顶、房梁、墙
角等处，一年来结的蜘蛛网、积存的灰尘
清扫干净，再把已腾挪出去的床、橱子、
沙发下面那层厚厚的灰尘打扫干净，这
时往往还会给孩子们带来意外的收获，
孩子们平时扔玩的玩具小东西之类的，
被冷落了多日后，一般会蒙满灰尘地呈
现在眼前。而此时的孩子们早已在院中
的橱子里、小床下捉起了迷藏……

又要过年了，想起儿时过年的快乐
趣事，心中的明灯又亮了起来……

◎李健

过年的明过年的明灯灯





我极不情愿地被母亲拉上
车，去给“老烟鬼”磕头。

“老烟鬼”是母亲家的亲戚，
住在最偏僻的穷山村里，按辈分
我该叫他姥爷。他的烟瘾很大，
一身烟味，满口黄牙，站在他一米
远的地方就会被呛得咳嗽。我一
见他就烦，私下里称他“老烟鬼”。

听奶奶提起过“老烟鬼”，说
他壮年时常来我们村，因为石油
管线就横亘在村北面，他是为偷
油而来。他“油耗子”的名声传遍
了方圆几里。人们盼着他来，因
为他偷完油留下的油口喷出许多
石油，一夜之间结成固体，转日乡
亲们便铲回油块，留着冬天作炭
火。可妇女们聚起来拉家常里短
时，总要把“油耗子”的事摆出来
细细评说，骂“老烟鬼”品行不端，
干偷鸡摸狗的龌龊之事。冬日一
到，乡亲们的烟囱里冒出了黑烟，
降雪日子，不敢再穿白衣服出门，
怕被黑雪染了洗不出来。

“老烟鬼”的妻子是个要脸面
的人，乡亲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她
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回家后就
生闷气。“老烟鬼”从那之后，染上
了烟瘾。妻子不堪重负，吊死在
家中。我一直认为是“老烟鬼”的

罪过。
汽车进了山羊包，这个穷困

的小村庄，在过年时也换了一番
气象，张灯结彩，鞭炮声也东一声
西一响传了出来。不过，村里的
羊膻味照旧会扑鼻而来。因为村
里大多数是养羊的主，故名山羊
包。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老烟
鬼”的干咳一声连着一声，和门外
野狗的叫声你争我抢，互不相
让。我见到了“老烟鬼”的一个儿
子和两个女儿，里屋炕上还坐着
他老娘。听奶奶说她本该早死
了，得了重病，又被“老烟鬼”送进
县城医了过来。三个儿女都是他
一手供养的大学生，都很孝顺。

我看到了“老烟鬼”的颓丧模
样。他似乎又苍老了许多，眼皮
浮肿，面色蜡黄，用嘶哑的声音问
候我们：“一家人都来了。”我受不
了他那模样，受不了他身上那呛
人的烟味。

母亲跟他说了几句话后，坐
下来。母亲叫我过去，给“老烟
鬼”磕头。我极不情愿地走过去，
望着他。母亲催促说，叫“姥爷”，
跪下磕头。我叫了声“姥爷”。“老
烟鬼”高兴地说：“小子，你磕头，

我给你压岁钱，磕一个给一毛。”
我心里发痒，又感觉他脸颊泛红，
怕是喝醉了在说胡话。我性子
倔，看不惯“老烟鬼”，就想着让他
多给我几块钱。

我扑通跪在地上，磕了第一
个头。头撞在了水泥板上，“老烟
鬼”坐在木板凳上咧开嘴笑了。
母亲也高兴，去了厨房。“老烟鬼”
没想到，我会磕到头晕目眩，站不
起来。时间过了一刻钟，“老烟
鬼”吸了三支烟。他仔细地轻声
数着，等我躺在地上时，他站起来
拉我，欣喜地说：“你给我磕了
200个头，我没算错，就该给你20
块。”

“老烟鬼”把我领到靠椅上坐
下，又转身去掀墙柜的帘子，取出
一个上了锁的匣子，拿出了四张
五块钱，笑着递给我，我刚要伸手
接，被母亲一声呵斥吓得缩了回
来，母亲骂道，给你你就要啊，真
不知好歹，你知道20块钱多贵重
吗？她又对“老烟鬼”说：“舅，别
当真，孩子大了，磕头是应该的，
不能再给钱了。”“老烟鬼”争不
过，拿了一张五块的钱给我。虽
然五块钱在当时也很贵重了，但
我还是对“老烟鬼”心生厌恶。

论关系远近，“老烟鬼”不该
给我这么多钱。我更没想到，临
行前“老烟鬼”单独找到我，又将
三张五块的钱塞到我手里，说：

“小子，好好念书，别跟你妈说，自
己留好，上大学用。”

我后悔当时拿了那钱，对一
个穷苦老人来说，那几乎是他的
家底。

之后的几年，由于种种原因，
我没再去给“老烟鬼”磕头，但我
一直挂念着他，每年都让家人带
话向他问好。他也常感叹“小子
有出息了，不愿进山村了”。

“老烟鬼”在一个风雪之夜去
世。雪停了，街道上，屋顶上一片
洁白。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早就
把“老烟鬼”忘了。除了儿女，再
无人过问。有一次过年回家，鞭
炮声稀落了，街道上三两行人。
路过山羊包，我想起了“老烟鬼”，
想起了那20块钱。

我走到他墓前，天空又飘起了
雪。我对着墓碑说：“‘老烟鬼’，我
考上大学了，多亏了你的 20 块
钱。又过年了，我给你磕个头。”
我扑通跪下，把头深深地磕进了
雪里。

◎卢晓林

磕头磕头


